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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官话通摄入声字的读音类型与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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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淮官话按照通摄入声字读音的分化结果可以分为扬州型、合肥型和黄冈型。通摄入声大体上经过了
高化和后显裂化两段，一部分方言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前显裂化、丢失了合口介音等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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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1版[1]把江淮官话区分
为洪巢片、通泰片和黄孝片。江淮官话区通摄入
声字的今读富有特点，一些学者对此有过研究。
如《江淮官话入声研究》便归纳并分析了江淮官
话入声字的声调、韵母和韵尾，认为通摄入声字
有六个类型，并分析了不同音类的合并[2]。《江淮
官话语音研究》则比较了多地的读音，归纳出通
摄入声字主元音的音变链和循环圈，并由音理和
文献两方面为其提出的主元音演变过程提供支
持[3]。《苏北方言语音研究》又是对苏北方言跨中
原官话和江淮官话两区作了读音比较，归纳了音
变链[4]。本文试从语音特征入手划分读音类型，
以此为基础解释演变关系。各方言点的材料来
源除了市县志，其他都列在参考文献中。
一、江淮官话通摄入声字的读音类型
洪巢和通泰两片绝大多数点今读带-ʔ尾，少
数点有边音尾，少数点入声韵由于舒化而并入开
尾韵。黄孝片各点入声韵尾均脱落。我们将读
为非入声的字排除在外，综合音类分化和音值归
纳出以下类型：
1.扬州型：合口一等和合口三等非见系与合
口三等见系均不分化（由于整个江淮官话区大多
数地方通摄入声字合口一等、合口三等非见系字
和合口三等见系字都截然分开，因此后文我们把
前者称为A组，把后者称为B组）。其中又可分为
两个小类：（1）淮南、和县、南京、武穴、六合A组
主元音为u；怀远1A组为uɤʔ；仪征A组虽然分为
oʔ和uoʔ，但是oʔ只出现在唇音声母后。仪征的果
摄读o，由于唇音后无开合对立，因此把通摄唇音后
处理成oʔ，实际上仪征的A组只有一个韵母。（2）前
者为ɔʔ/oʔ，后者为 iɔʔ/ioʔ，包括天长、如皋等。
2.合肥型：A组按声母条件分化两类，B组一
类。根据A组分化的声母条件，又可分为两个小
类：（1）V和uV(V:ə、ɤ、ʌ、o)，包括合肥、连云港、芜
湖等。（2）定远2、泗阳əʔ和uʔ，灌云ə和uʊ。
3.黄冈型：A组按声母条件分为 u和əu（ə包
括ə、e、o），B类有两种韵母。这一类型包括：孝
感、麻城等。
需要说明的是，个别方言点的音类分合存在
例外。例 1：南京合口三等疑母和以母读ʐuʔ，同
A组字。例2：枞阳2合口三等知三章组读yə，同B
组字。这两例都是晚期音变的结果，南京的ʐuʔ
由yʔ变来，枞阳2yə的前身是一个合口韵。
以下为例字。由于声调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所以本文标字音时不加声调。
南京
怀远1
扬州
盱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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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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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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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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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ʂʮ
tʂʮ
育ʐu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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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
二、分化的声母条件
划分上述三个类型及其小类时，我们既考虑
了音类分合，又考虑了音值。音值的差异居于次
要地位，怀远的uɤʔ、yeʔ和盐城的ɔʔ、iɔʔ音值相差
较远，但它们同属扬州型。这一部分我们仅仅点
出声母条件，下一部分说明原因。
1.合肥型（1）类A组两种韵母的区别在于合
口介音，这取决于今读声母。下面我们列出几个
代表点：
怀远1
合肥
当涂
芜湖
庐江
仆
pʰuɤʔ
pʰəʔ
pʰəʔ
pʰoʔ
pʰə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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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ə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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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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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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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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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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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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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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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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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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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远1属扬州型，但为了更清晰地说理，
我们也把它放在表中。如表中所示，各地A组字
涉及的声母可分为六类。怀远1各类声母后都有
介音；合肥在 p（包括同部位所有发音方法的声
母，即 p、pʰ、m、f。t、ʦ等也如此）后无介音，其他
声母后有介音；当涂在 p和 t后无介音，其他声母
后有介音；庐江与当涂相比，ts组后也无介音。各
点一致的是在 k声母和零声母后都有合口介音。
综合这四个地方，按怀远1、合肥、当涂、庐江的顺
序，合口介音涉及的声母类型越来越少。
2.合肥型（2）类中，各地两个韵母的分化条件是
前者出现在唇音声母后，后者出现在其他声母后。
3.黄冈型
u出现在唇音声母、舌根音声母和零声母后，əu
出现在其他声母后。B组有两种读法：ʮ/y和 iəu/
ieu/iou，每个读法所辖字各点不一致，与声母无关。
三、演变原因
1.怀远1、合肥、当涂和定远合口介音的有无
表现的其实是合口介音消失的先后顺序：起于p，
按p>t>ts的顺序进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蕴涵
关系：凡ʦ、ʦʰ、s、z丢失合口介音的，t、tʰ、n、l后一
定也无介音，余可类推。
张光宇总结了三条规律：“《中原音韵》齐微
韵*-uei介音的消失以声母为条件。1.如果声母的
发音要求舌体后部隆起，合口介音倾向保留。这
条规律适用于卷舌音（舌尖后音）与舌根音。2.如
果声母的发音要求舌尖动作，合口介音倾向消
失。其消失顺序视伴随的舌体后部状态而定。
这条规律适用于 t组和ʦ组。3.如果声母的发音
要求舌体平放、静止不动，合口介音更倾向消
失。这条规律适用于唇音。”[5]351本文涉及的 uəʔ/
uɤʔ/uʌʔ也是这个道理。怀远 2唇音声母后的合
口介音仍保持，这是较罕见的情况。各地舌根音
声母后合口介音均未丢失，音系中如有舌尖后声
母其合口介音都没消失。零声母的字由于没有
声母的影响，合口介音自然得以保留。根据张光
宇的观点，t组之内仍有差别，鼻音的成阻部位最
靠前，其次是边音和塞音，如北京*-uei的介音在n
和 l丢失，在 t后仍保留。但我们未在江淮官话区
发现能体现这条规律的方言。
芜湖的主元音是圆唇的后次高元音o，演变时
o的前面可能会滋生过渡音进而产生合口介音。
那么芜湖的 oʔ和 uoʔ的演变关系究竟哪个在前
呢？我们认为是后者。如果uoʔ的介音是由于主
元音的性质而增生的，那么为什么同为成阻部位
靠前的舌尖音声母ʦ只有一部分字变为 uoʔ，t却
只有 oʔ，而且ʦ后配 uoʔ的恰好都是知三章组字。
而丢失合口介音就可以解释。再看上一部分的表
格，p、t后介音都消失了，ʦ后既有 oʔ也有 uoʔ，这
说明了芜湖方言知三章变平舌发生在合口介音消
失之后。合口介音丢失的运动发生时，知三章组
尚为翘舌，因此介音得以保留，后来再变平舌，就
造成了ʦ后oʔ和uoʔ并存的局面。
介音不一定是彻底消失。以当涂为例，t组的
“读、毒、录”及ʦ组的“肃、速”等一些字都有带介
音和不带介音两读。
2.定远2、灌云、泗阳三地，A组字的两种韵母
主要元音不同，ə的形成原因不是脱去合口介音，
而是异化作用。发u或uʊ唇形收紧拢圆，与唇音
声母特征相近，因此唇音声母使韵母异化，定远2
和泗阳əʔ的辖字中通摄字只在p、pʰ、m、f时出现。
可能是因为唇齿音的收紧和拢圆的程度不如双唇
音，灌云əʔ的辖字只出现在p、pʰ、m，f可与uʊ相配。
3.黄冈型的əu由 u裂化而来，这一现象在相
邻的湖北西南官话区也分布较广。A组舒化后并
入模韵，之后高元音 u裂化。“发唇音之时舌体是
静止状态的。这种静止状态使它倾向于‘一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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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不利于前后来回的‘连锁动作’。”[5]351因此
唇音与元音-u的组合较为稳定。舌根音声母部
位靠后，发音时舌体后部高高抬起，因此与元音-u
配合时也比较稳定。至于零声母，由于没有声母
的影响，元音也较稳定。因此各点保持元音的声
母都是这三类。
4. 黄冈型各点B组字的ʮ/y和 iəu/ieu/iou两
类元音代表两个层次。后者是本地的白读层，由
*-iu的主元音裂化而来。前者是文读层，通过对
权威方言音值的折合得到。这两个层次在B组字
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各地不一致，以“菊”和
“曲”二字为例：安陆 tʂʯ-tʂʰʯ，罗田 tʂʯ-ʨiəu，黄梅
ʨieu-ʨʰy，浠水ʨiou-ʨʰiou。
武穴A组除了明母读 o的例外以外，只有 u
一个韵母，B组有ʯ和 iu。我们将武穴归入扬州
型，是因为A组未分化。虽然B组有两个韵母，但
这是由文白竞争导致的。黄冈型区别于其他两
个类型的特点是A组按声母条件分为u和前显裂
化的əu两类，B组分为两类只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并不是我们划分类型的依据。
四、江淮官话通摄入声的演变关系
比较江淮官话各方言点A组和B组的发音情
况，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如下演变关系：
ɔʔ→oʔ→uʔ→uoʔ→uəʔ
əʔ oʔ əʔ u→əu
yoʔ→yeʔ
iɔʔ→ioʔ→iuʔ→yʔ→yəʔ
yuʔ iu→iəu
以上两条链不包括前文所说的个别方言点
的例外。
李蓝认为：“在早期的共同汉语中，通摄可能
是一个开口韵，音值可构拟*-ɑŋ和*-iɑŋ……后来
在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北方汉语中，通摄入声
变成一个合口韵，音值可构拟为*-oŋ和*-ioŋ。”[6]
（注：此句的“开口韵”和“合口韵”指的是不圆唇
元音和圆唇元音，而不是介音。）由于入声韵与阳
声韵相配，因此合口的入声韵就是上述演变关系
的出发点。A组由ɔʔ出发，不断高化，至u？后发
生后显低裂化经过 uoʔ到 uəʔ。后显低裂化出于
回归初始态。“维持高元音到后来稍一松劲而发
声仍然未停，就拖上一个向中央滑动的滑音，也
就是回归发音的初始状态”[7]。初始态发出的音
是央元音ə。以喉塞尾结束的音发完喉塞尾后会
松劲，产生后滑音。uʔ后增生元音后，可能丢失
合口介音。u关系链上各个音都可能舒化。演变
到 uʔ时舒化的结果是淮南，也是官话的普遍结
果。黄冈型在u的基础上又在部分声母后前显高
裂化，可能经过了 u→uw→əu/ou/eu。演变到 uoʔ
舒化的结果是池州，演变到uəʔ舒化是枞阳2。合
肥型（2）类在声母为唇音声母时由uʔ变əʔ。
B组从 iɔʔ出发元音逐步高化至 iuʔ。黄冈型
除了安庆 1以外各点高化到 iuʔ后舒化而后裂
化。多数地方的 iuʔ变为 yʔ，与 uʔ的后显低裂化
相似，yʔ也裂化为 yəʔ。yoʔ和 yuʔ是 ioʔ和 iuʔ由
于 i被 u同化为圆唇元音而来。黄冈型大多数地
方B组的ʯ或ʮ由y变来，iəu等是 iu未变y时就裂
化了。南通和池州的B组都因为 ioʔ的 i被o的圆
唇特征同化而变成了 yoʔ，芜湖和仪征介音的[+
前]特征还影响了主元音，变为yeʔ。
从以上两段演变关系的主链我们可以看出：
通摄入声A、B两组大体上经过了高化和后显裂
化两段。江苏的多数点和安徽的少数点处在较
早的演变阶段，高化尚未结束。安徽多数点和江
苏少数点处于较晚的阶段，已进入裂化。从地域
分布来看，前者多位于江苏江淮官话区的中南
部，北部和安徽江淮官话区大部属于后者。黄冈
型又进一步发生了前显裂化。
江淮官话按照通摄入声字读音的分化结果
可以分为扬州型、合肥型和黄冈型。B组前两个
类型都不分化，黄冈型由于层次竞争形成分化的
局面。A组扬州型不分化，合肥型按声母条件分
化为两类，两类的区别在于有无合口介音，后者
按声母条件分化为u和əu。整个江淮官话区通摄
入声A组和B组各形成一条演变链，主链上经过
了高化和后显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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